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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6 年元旦期间，全市紧
扣“欢购荆州 荆彩新年”新春消费季主题，以“政策赋能、
场景焕新、商圈联动、全域协同”为核心举措，密集推出各
类消费活动 80 余场，成功拉动消费 1.2 亿元，同比增长
6.9％。其中，重点监测的 6 家商业综合体实现销售额
3453 万元，同比增长 7.1％；14 家重点商超销售额突破
1300 万元，同比增长 6.6％。依托假日经济窗口期，荆州
凭借精准施策与场景创新，有效打通了流量转化通道，为
本地消费增长开辟了新空间。

假日经济的核心要义，在于精准匹配假日消费特性
与市场供给。荆州的举措恰好找准了这一发力点，以政
策赋能筑牢保障，以精准供给激活需求。针对假日期间
家庭消费、品质消费集中释放的特点，当地摒弃“大水漫
灌”式促销，紧扣主题推出家电“五进”、汽车多重福利等
精准活动。这不仅契合了消费者假日焕新需求，也让政
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最终推动家电销售额同比增长
13.2%、汽车消费人流量提升 12%，实现了假日消费的精
准破局。

场景焕新是荆州留住假日人流、转化消费增量的关
键抓手。如今的假日消费已跳出“单一购物”维度，转向

“体验+氛围”的双重追求，优质消费场景成为吸引客流
的核心竞争力。荆州各大商圈的表现充分印证了这一
点：吾悦广场“超级跨年派对”、人信汇“奇遇暖冬跨年”、
花台市集“1 周年生日趴”等主题活动，精准契合了假日
社交与娱乐需求。根据市场反馈，万达广场单日客流刷
新同期纪录，吾悦广场节日营业额突破千万元，服饰等品
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20%。可见，丰富多元的场景营造能
有效延长客流停留时间、提升消费意愿，实现从“人流”到

“消费流”的高效转化。
全域协同布局进一步拓宽了荆州假日经济的增长边

界。假日经济要实现规模扩容，离不开“城区引领、县域
联动、全域覆盖”的格局支撑。荆州在做强城区核心消费
场景的同时，大力激活县域特色活动，推动特色街区人流
量同比增长 15%以上。这种全域联动模式，不仅让假日
经济红利覆盖城乡，更深挖了本地消费潜力，形成“多点
开花、全域共振”的消费格局，为假日经济的规模与质量
双提升筑牢了基础。

当前，假日经济已成为拉动消费、稳定增长的重要引
擎，但如何摆脱“短期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普遍面
临的难题。目前荆州构建的“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全域
协同”体系，既抓住了假日消费窗口期，也注重培育长期
吸引力。可见，发展假日经济需要精准对接需求以留住
人流，强化全域联动以拓展空间，健全长效机制以方能推
动“短期热点”向“持续动力”转变。

新年伊始的这场“开门红”，为荆州全年经济发展注
入了信心与活力。随着春节临近，荆州要持续深化这一
模式，不断优化消费环境、创新假日供给、完善联动机制，
假日经济必将持续释放红利，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强支撑。

翰墨荆楚􀃊􀁍􀁖

画写瞿塘两岸山

作者 李小白

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袁中道
□ 侯 丽

袁中道（1570—1626 年），晚明著
名文学家。字小修，袁宗道、袁宏道
弟。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授徽州
府教授，后升南京吏部郎中。天启六
年（1626年）病逝于南京，终年57岁。

袁中道十余岁作《黄山》《雪》二
赋，即有文名。但科场不像两位兄长
那样得意，屡试不中，34岁中举，47
岁时（万历四十四年）才成进士。

不过，科场失落，倒换来了文学
上的收获。他本来从小就喜欢游山
玩水，科场长期失意，更使他忘情山
水。宏道任吴县令时，他就遍游吴、
越名胜，写了大量的山水诗篇。宏道
评论他的诗“大者独抒性灵，不拘格
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
令人夺魂。”中道的诗一度成为“公安
派”代表作。中道的文学思想与文
风，基本上继承了两位兄长的传统。
他晚年系统的整理和刊行他们兄弟
三人的著作，并全面、客观地总结了

“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得失，是“公安
派”末流的一位中坚。他的作品有
《珂雪斋前集》《珂雪斋近集》《游居杮
录》等，其中也有很多关于公安家乡
的诗文。

袁中道是晚明文坛最后一道风
景线。当两位兄长先后辞世，坚守公
安派文学主张，在文坛奋斗并宣传其
文学理想的，也就剩下这位最小的袁
氏兄弟了。

袁中道同二位兄长一样，出生即
聪慧过人，十余岁就能作出五千余言
的《黄山赋》《雪赋》，文思敏捷，视野
开阔，想象奇特，当时即有人称“奇
才”，说是天才并不为过！

袁中道与宗道、宏道性格上同具
狂狷不羁的特点，但个性各有不同，
相比大哥宗道的纯朴自守、厚道慎独
的处士气，二哥宏道的机锋横溢、满
腹珠玑、天马行空的狂士气而言，中
道则更像一个侠士。中道16岁即考
中秀才，但少时以豪杰自命，性格豪
爽，喜交结朋友，四处游历，自踏上文

坛后，以李白为人生和写作的导师。
性格中的某些东西与李白的狂放不
羁，浪游访仙，学道参佛不谋而合，或
者说一拍即合。除了像两个哥哥一
样努力参加科举考试，其余时间他都
如一个唐朝游侠或者诗丐浪游世界，
西陵泛舟，塞上走马，燕赵齐鲁吴越
之地，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其间也
曾度过很长时间的眠花宿柳的放浪
生活。他的诗“我昔寓京华，佯狂溷
酒徒，世人不我知，惟君独怜予。阳
春二三月，飞絮遍九衢，骑马穿花
市，衔杯入酒垆。”可比李白的《少年
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
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
肆中。”《襄阳歌》中所写的“千金骏
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流夜
郎赠辛判官》中所写的“昔在长安醉
花柳”“走马章台着金鞭”的生活态
度和人生风度。中道的《放歌赠人》
里强调了“第一韶光莫虚掷”，醉心于

“宾从刻烛诗千篇，男女杂坐酒一
石”。虽然他的生活有些荒唐，但正
是因为他的游历，他对世界的认识，
使他的文才大为精进，创作有了飞速
的提高。

1588 年（万历十六年），他来到
京城，交游更广。经李贽推荐，大同
巡抚梅国桢慕名数次函邀他去做客，
他回信说：“明公厩马万匹，不以一骑
逆予，而欲坐召国士，胡倨也！”于是
梅国桢派专人，备好马，再次迎接。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他漫游塞
上，梅待为上宾，陪同打猎、游览。他
每作一诗，梅赞扬说：“真才子也！”而
后继游齐鲁，登泰山，观日出。这年9
月，到吴县，遍游吴越名胜。

不久，他的诗集刊行于世。其兄
对他大力推崇，宏道在序言中说：“大
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
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
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这
也是在阐述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
格套“的文学主张，公安派的文学理
论也肇始于此。这部诗集，一时成为

“公安派”作品的经典。“凡吴中名流、
高衲、歌儿、老妪，无不口小修为名
士，而公亦到处题咏不辍”。

中道虽然文场得意，但科场失
意。一直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才在顺天府的乡试中录取，列第三
名。二哥宏道得知喜讯，竟写了八首
诗祝贺。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年春京
师的会试中，中道又一次落榜。但这
并没有阻挡他当一名侠士的决心。
万历三十七年，他又造了一条船，取
名“泛凫”（取自楚辞“泛泛若水中之
凫”），独自东游。

万历三十八年，为躲匪患，从公
安移居到沙市的二哥袁宏道染急疾
突然去世，公安派主将倒了。这是
继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大哥宗道
在京暴亡后，又一次对中道的沉重
打击。

三兄弟只有他活着，家庭和二
兄未竟事业的重担，全部压在他的
身上。此时，早年的侠气已荡然无
存，看一看他的日记《游居柿录》，真
的是“感慨苍凉”，足以使人凄然长
叹不已。他有很长时间在悲痛中无
力自拔，对一切失了兴趣。后来他
跑到当阳玉泉寺寻求解脱。万历三
十九年初，在该寺建了一座小亭，取
名堆蓝，独自居住在亭中。他“日清
坐亭中，惟闻松声鸟声，及岭上叱牛
声也……上看西山晚岚，夕阳射，薄
雾萦拂，益其葱倩，如墨花磐郁不
散。”他的内心得到了极好的疗养与
慰抚。

事实上，中道并没有沉沦，在宏
道逝世第三年，大戏剧家汤显祖给他
赠诗道：“楚中才子萧条甚，乞与人间
留小修。”这对中道是非常大的激
励。意思是当公安派因两位重要干
将去世后，重担应当是中道挑起来，
责无旁贷，也是众望所归。

万历四十三年（1616 年），他终
于大器晚成，取得了进士，这年他46
岁。次年到达京师候选，后来得了
个徽州府学教授，再后来升任国子

博士，万历四十八年调任南京礼部
主事。

袁宏道逝世之后，对公安派非议
渐多起来，中道义不容辞地站出来维
护，做公安派最后的中坚和掌门人。
他一是对维护二哥宏道的声誉做了
许多事情，反击那些无理指责者，再
是编定刊刻了《袁中郎全集》，纠正了
坊间一些以讹传讹的谬误，对公安派
的理论和创作都作了一个清醒的认
识和用心的检讨与梳理，对于宣传公
安派的文学主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

首先，他对整个公安派理论特别
是创作进行了一次审观，对公安派的
理论和创作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中道在反思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公安
派早期理论和创作的历史功绩，特别
是把它放在扫荡前后七子的复古主
义的背景之下，充分论证了它对破人
执，张扬主体意识，抒发个性性灵，

“为后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的
巨大作用。这种认定，既不是一味地
为公安派礼赞，也不是盲目地为公安
派护短，既承继了前辈的革新精神，也
找出了今后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公安派是以“独抒性灵，不拘格
套”的口号登上文坛，高扬个性，力倡
真声，横扫复古迷雾，使当时的文坛
面目焕然一新。相对于复古主义甚
或保守的文化传统，这是“变”，对于
公安派自己，宏道变复古为率性，这
种创造精神难得，但有创新就有模
仿，事实上，当时学公安派或者聚集
在公安派旗下的不少，难免泥沙俱
下，模仿走样就成为必然。袁中道也
看到了这一现实，他说：“天下无百年
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
末流，还有作始。其变也，皆若有气
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
不及知。是故性情之发，无所不吐，
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将变
矣……”指出艺术创作是一个不断创
新的过程。谈到后来者学宏道新诗
的状况，他说：“及其后也学之者稍入

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
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
他认为，“学”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但
有一个学什么和怎样学的问题。学
得不正，就又成为诗道之病。由此，
他批评了那些只学宏道皮毛而未能
学宏道精髓的做诗：“至于一二学语
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少时偶尔
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
纤巧，为莽荡……岂先生本旨哉？”并
指出学宏道的正确做法是：“学其
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

作为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他在
维护公安派“性灵说”的理论旗帜，批
评后学末流的创作偏差，修正今后的
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在理论上表现出
一些自己的特色，在艺术追求上也有
意向幽深的风格转变。这也许是他
经受过太多人生离别所至。

天启四年（1624 年），中道 55岁
时迁南京吏部郎中。两年后，在南京
客逝。那天，他“晨起焚香静坐，瑜时
而逝，鼻垂玉筋，人以为得道云”。

中道生前曾多次谒见过著名的
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求教问学，
写过不少赞颂李的诗文。李被朝廷
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迫
害致死后，他冒着风险为李立传（《李
温陵传》）。对传主的人品学问，革新
精神，倍加尊崇。其他如《赵大司马
传略》诸文，敢于针砭时弊；中道大
量清新明畅的山水游记，均广为人
们传诵。也有部分诗文流露出浓厚
的失意自伤情绪，晚年对“公安派”
革新有保守倾向。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斋前集》
《珂雪斋近集》《游居柿录》等。他的
前半生像极了李白，但是他的后半
生注定了只能是袁中道。

他在兄长们过世后对公安派尽
心尽责，呵护之，矫正之，发扬之，被
誉为“下启竟陵派的第一人”。这种
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怕是他自己都
未曾想到的。

也许，文学的规律就是如此吧！

唐代诗人元稹的江陵诗情
□ 张卫平

文史杂谈

“誓欲通愚謇，生憎效喔咿。”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
斋。”这两句诗，一铿锵，一沉痛，恰
似唐朝诗人元稹贬谪江陵五年时光
的双重印鉴。前者，是他初抵江陵
时，未曾熄灭的政治理想与孤直气
节；后者，则是岁月深处，那无法愈
合的心灵创痛与深情回响。江陵，
这片曾经接纳了无数贬谪文人的诗
城，因元稹的诗，增添了一抹永不褪
色的文化记忆。

正直的代价，是惨重的。对此，
元稹在《文稿自叙》中坦言：“予自东
川还，朋（严）砺者潜切齿矣。”正是
这种不畏权势的品格，使他成为权
贵的眼中钉。元和五年（809年）春，
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因为弹劾权
贵，触怒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
军。三十而立的他，就这样，被一纸
诏书，从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抛掷
到千里之外的江汉泽国。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一场元稹
政治生涯的顿挫，竟然意外地成为
其诗歌生命，走向成熟与丰饶的转
折点，让他在南国的烟水与楚地的
风谣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淬炼与
诗歌创作的涅槃重生。元稹早年，
与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有着

“元白”之称，诗作号为“元和体”。
与历史上大多数贬谪诗人一样，政
治上的不幸，成就了元稹诗歌上的
辉煌。从元和五年到元和九年，被
贬江陵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一大
转折点，整体风貌趋于成熟。对此，
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并序》中说，
元稹在江陵诗“凡五六千言，言有
为，章有旨”，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
新崭新的风貌。

江陵五年，对于元稹而言，既是
一段政治失意的岁月，也是一次艺
术的丰收季节。在这片充满楚文化
底蕴的土地上，他的诗歌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从关注社会
现实的讽喻诗，到抒发个人情感的
悼亡诗；从学习楚辞的骚体创作，到
开创性的次韵诗实践，元稹在江陵
完成了从一个政治诗人到一个全面
发展的艺术家的转变。

“酣歌离岘顶，负气入江陵”。
抵达江陵之初，元稹的心情如同自
己在《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四功
曹五十韵》中所写的那样。然而，政
治上的挫折并未摧毁他的信念。他
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非
常坚定地宣告：“誓欲通愚謇，生憎
效喔咛。佞存真妾妇，谏死是男
儿。”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构成了

他在江陵时期创作的内在张力。
从北方来到南方，元稹对荆州

的风土人情产生了十分浓厚兴趣。
然而，他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好奇的
观察者，更是一位具有深刻社会责
任感的诗人。如，他在《赛神》中，豪
不留情地批判荆楚的迷信风俗：“楚
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
社，不问疏与亲”；在《竞舟》中，他担
忧竞渡活动影响农时：“楚俗不爱
力，费力为竞舟”。这些诗作，体现
了元稹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

例如，在《竹部》诗里描绘石首
农民的艰辛。诗中写道：“朝朝冰雪
行,夜夜豺狼宿。科首霜断蓬,枯形
烧余木。一束十余茎，千钱百余
束。得钱盈千百，得粟盈斗斛。归
来不买食，父子分半菽。持此欲何
为？官家岁输促。”元稹将自己的官
吏生活，与农民的苦难进行了对照，
发出了“愧尔不复言，尔生何太蹙”
的深沉叹息。这种将自我，置于批
判位置的真挚同情，使他的诗作超
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获得了更为
广阔的社会意义。

元稹在江陵的诗作，不仅只是
对社会的批判，更有情感的深沉流
淌。元和四年七月，其妻韦丛在长
安病逝，这种悲痛之情，在元稹贬谪
期间持续发酵。于是，元稹的《遣悲
怀三首》，成为中国古代悼亡诗的巅
峰之作。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
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诗人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
说：“凡微之之关于韦氏悼亡之诗，
皆只述其安贫治家之事，而不旁涉
其他。专较贫贱夫妻实写，而无溢
美之词，所以情文并佳，遂成千古名
著。”诗中，元稹以东晋谢安侄女谢
道韫比喻韦氏，以战国贫士黔娄自
况，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回忆，塑造
了一位贤淑坚忍的女性形象。语言
质朴无华，情感深沉如海，展现了元
稹诗歌的另一面。

楚国八百年，鼎盛在荆州。江
陵，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对元稹的
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江
陵的作品，明显带有楚辞的烙印。如
《有酒十章》其九：“有酒有酒兮日将
落，余光委照在林薄。阳乌撩乱兮屋
上栖，阴怪跳趫兮水中跃。月争光兮
星又繁，烧横空兮焰仍烁。我可奈何
兮时既昏,一杯又进兮聊处廓。”诗中

“兮”字的运用、瑰丽的想象、激昂的
情感表达，都与楚辞一脉相承。这种
地域文化的熏陶，使元稹的诗歌在形
式与内容上都获得了新的突破。

元稹在江陵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诗
体实验。他创作了大量长篇排律，如
《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梦游春
七十韵》等，铺陈排比技巧日趋纯熟。
对此，清代《一瓢诗话》中评价道：“言
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
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
化，条理井然。”

元稹对诗歌史最为独特的贡献，
是次韵诗的创作与实践。清代文学
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次韵
实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后不差，
此古所未有也。”这种严格按照原诗
韵脚、次序创作的和诗，极大提升了
诗歌创作的难度。元稹在《上令狐相
公诗启》中坦言，这是为了“以难相
挑”，与白居易进行艺术上的竞技。
白居易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不如元
稹，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
说：“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这
种艺术上的探索精神，使“元和体”在
诗歌史上独树一帜。

贬谪江陵的五年，元稹经历了
复杂的精神历程。从最初的愤懑不
平，到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从个
人情感的深沉流露，到艺术形式的
大胆创新，他的诗歌世界，变得异常
丰富多元。在《放言五首》中，他写
道：“眼前仇敌都休问，身外功名一
任他。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
奈吾何！”这种豁达与超脱，标志
着 他 已 经 超 越 了 个 人 荣 辱 的 局
限。白居易对元稹江陵时期的创
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诗

“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
并特别欣赏《放言五首》，称其“韵
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
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
有此作”。

江陵月明淬元稹，南国诗就证
涅槃。逆境没能摧毁元稹，反而激
发了他更为丰富的创造力。历史
上，贬谪往往成就文人。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司马迁受刑而著《史
记》，柳宗元贬永州而有“永州八
记”。元稹在江陵的经历，再次印证
了这一文化现象。“壮志诚难夺，良
辰岂复追”，这种精神上的不屈与艺
术上的不懈追求，最终使他在中国
诗歌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江陵这片曾回荡着屈原行吟
之声的土地上，元稹以他的笔墨，应
和了千年传承的楚骚遗韵，也刻下了
属于自己的、不可磨灭的文学年轮。
江陵的明月，照亮的不仅是中唐一位
贬谪官员的寂寥生涯，更映澈了一颗
在逆境中愈显光芒的诗魂。


